
A07A07
2026年8月30日 星期日 责编/徐杰 审读/董富勇2026年8月30日 星期日 责编/徐杰 审读/董富勇

/ 乐活 // 乐活 /

□
陆
亚
萍

□
陆
亚
萍

蓝蓝蓝
□金幼萼 文/摄

雪花登
台

我素来笨嘴拙舌，与人聊天基
本以听为主。偶尔想发表下自己的
意见或建议，却总是语无伦次，言不
达意。我说得极其不自在，听的人
就更觉不自在，那种拘谨木讷样儿，
别提有多别扭了。登大雅之堂？想
都不敢想！

然而今年夏天的某日上午，我
却登台亮了相！不是不擅长的发言
或演讲，而是更不擅长的登台演
唱！从观者一跃成了被观者，这是
一种怎样的自我跨越？至今还迷糊
着呢。

半个月前，老师微信留言，说班
内陆大哥点我的卯，要我跟他对唱
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纳闷，咋
会瞄上我的呢？论资格，我只是一
个次新同学；论好嗓子，很遗憾，爹
娘不曾给；论音乐知识，还“白痴”一
枚。老师说，你对音准、节奏的把控
都还不错的，陆大哥认准你，肯定有
他的道理。好吧，陆大哥，但愿您的
慧眼别识错了我这颗自认为蹩脚的

“珠”。当下便应承。
压力山大呀，这歌还真不好

唱。音高是问题，气息是问题，装饰
音是问题，要唱出草原情怀，那就更
是问题了。时间紧任务重，怎么
办？无他，除了练还是练。一遍又
一遍地听原唱，一遍一遍地背歌词，
烧菜时哼，骑车时哼，梦中醒来时，
脑子第一时间闪现的还是这旋律，
于是再默唱。某日，女儿笑眯眯地：
妈，你唱的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呢。
哈，原来，我以为我在浅吟低唱，不
想，女儿却早已听到了；原来，我以
为我很内敛，却不想，我也会为一首
歌而忘情……

然而，当我浓妆艳抹一身靓装
上台后，心却不由自主地突突乱
跳，双腿也无法控制地簌簌颤抖，
气紧身子僵，眼睛不敢往舞台下
看，但余光还是掠到了一个人，姚
老师！她正目不转睛地看向舞台，
她的目光跟我的一对接，我似乎有
一丝慌乱，但更多的还是感受到了
力量，让此刻无助的我得到了一点
内驱力，前奏响起时，慢慢也缓过
神来，渐入状态……

学唱歌，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去年年初，我遭遇了小车祸，导

致左脚踝骨裂。听医嘱，必须居家
休息养伤，不宜走动。其实伤不算
重，但终因骇人的“车祸”一词，惊动
了很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探望者

络绎不绝。养在家中，起初的日子
还算舒爽，不用收拾，不用上班，不
用给老妈送饭，可以跟来人聊天，可
以跟同学、好友煲电话粥……但日
子一久，一种莫名的囚禁感渐上心
头，人似乎完全失去了自由。毕竟，
喜欢宅家是基于主观意愿，而养伤
则是很无奈的被动行为，两者是有
本质区别的。

很适时，正值我极度无聊、极度
烦闷之际，看到了城北社区退休人
员群发出的音乐班招生通知，我眼
前一亮，仿佛看到了一抹久违的自
由的光。社区近在咫尺，移步须臾
而至，即便扶着手杖慢行，也不过几
分钟的事。于是，不带迟疑，即刻接
龙报名。

社区音乐班的学员虽都是些
“垂垂老兵”，却都很能唱，我不由欣
赏又羡慕。而姚老师独有的教唱方
法及她上课时的激情四射，更让我
赞叹不已。姚老师，身材修长，仪态
万方。一头秀发齐整地往后梳着，
露出清瘦而脱俗的脸，鼻梁上架着
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背后闪烁着
从容又不失威严的目光，浑身上下
透着知性的美。是的，我被姚老师
深深地吸引了。

或许，她对我也有一点点欣
赏？没多久，她就邀我进入了更高
层次的团队——云汇堂云星学院音
乐班。于是，就有了这次的登台。

然而，遗憾依然。
站在台上的我，仍旧无法松弛

紧绷的身子，这让我的嗓子也跟着
紧。更要命的，脑子还一片空白。
声音提不上去不说，还忘词！忘词
也没事，随着音乐哼着蒙混过关恐
怕也行，可我居然还下意识地捂嘴
弯腰以示出错，唯恐观众不知情！
害得我的搭档也因此而乱了阵脚，
沙场老将被我这舞台小白生生拖了
后腿，真正出尽了洋相。陆大哥，你
可莫怪，谁叫你看走眼的？

带着沮丧，下得台来，竟还能得
到老师和同学的鼓励，我很感动，但
更汗颜。

姚老师鼓励的话：能放开登台
已很不错了，多练多登台，以后一定
会越来越棒。

可我下次还敢再登台吗？
或许敢不敢的已不重要了，重

要的是，那个木讷口拙的我，曾如此
这般为自己的人生抹过一道不算太
亮丽的色彩。

又是一年夏秋交接，蓝雪
花携着海的气息和凉意来
了。那抹蓝其实不是花瓣，是
花萼。它真正的花，小小的，
藏在细长的花筒里。在我家
这以绿为主的小院和阳台中，
它们是娇客。我从网上买来
的壮苗，特意配了酸性土，它
便理直气壮地生长起来。

蓝雪花以前给我的印象
是平淡。它原产南非，天性
喜热，阳光越烈越肯开花。
阳台上多少花草青黄不接，
它却始终绿着。有邻居来讨
教，问什么花最经得起晒，
我指着那盆蓝雪花。蓝雪花
近几年在这盆中，几度盛
放，不同凡响。

几年前，我刚从一场疾
病的疲惫中缓过气来。坐卧
不宁时，便到阳台透气。那
时架上花叶凋敝，只有两盆
虎尾兰，竖着硬挺挺的叶
子，宝剑似的，一丛丛戳
着。我没有指望还能看见别
的什么颜色。

忽然在绿枝垂挂间，闪
出一点蓝色，凉凉的，幽幽
的，在眼前晃了几晃。我忙
拨开枝条看过去，见一簇蓝
色的小花缀在柔曼的绿枝梢
上，是那种冰蓝的颜色。我
想起朋友说过，蓝雪花在热
天会“爆花”，没来由地、轰
地一下全开了，像夏天自己
憋不住的一个秘密。

惊喜之余，我小心地给
它换了稍大的盆，填入新
土，浇透水，水很快渗下去
了。一阵风过，叶面漾出绿
色的细浪，薄如绢绸的花球
在一片绿瀑中微微颤着。蓝
雪花的花期极长，从夏初一
直开到深秋，不像有些花，
轰轰烈烈几天就散了。

去年，蝉鸣聒噪几番后，

几经折腾的阳台又一次遭受
磨难。楼下大修管道，灰尘
像是下了一场黄雾，把叶片
全糊住了。我已习惯了这类
景象，知道污了以后，总会
有新的芽，尽管等待的时间
会很长。

没想到入夏时，一次清
理残叶，忽见枝条间伸出几
枝新绿。蓝雪花的新枝是柔
软的，不像老枝那样木质化
得厉害，所以即使在土质不
好的时候，也肯冒新芽。绿
枝上，一团冰蓝的花球正在
静静地开放。

我的心也清亮起来，一
种沉静的感觉，像水一样没
过了我。凑近去看，那五片
张开的蓝色花萼比花瓣更持
久。它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污
浊，也不知道什么叫世俗。
它只是开着。

清晨，我穿着蓝色连衣
裙站在花前，裙摆落在地
上。花瓣的蓝与裙子的蓝叠
在一起，一时竟分不清谁是
谁的影子。风过时，花在
摇，裙也在动，仿佛一整片
蓝都在轻轻呼吸。这裙子，
还是那年去宁波复查，报告
单上显示一切正常后，一激
动逛进商店买下的。先生
说，不试穿一下就买了？我
说，它肯定适合我。它陪着
我，度过好几个夏天，一直
穿到起了球，才依依不舍地
收起来。去年，新儿媳妇送
了我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
我如获至宝。

蓝色的流光弥漫开来，
笼罩了蒙尘的阳台。那丛花
轻轻摇着，映着窗外的蓝
天，安然地仰对着我。我痴
痴望着那盆清凉了我双眼的
蓝雪花。它还是那样，自顾
自地，蓝给自己看。

蓝雪花蓝雪花

音乐班成员户外排练时情景音乐班成员户外排练时情景（（左一为姚老师左一为姚老师，，左四为本文作者左四为本文作者）。）。


